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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格理

摘要：摘要：本文进一步详述了费孝通的核心著作《乡土中国》对中西方社会的

对比。这种进一步对比表明它与对开发社会学的中西方社会理论有实质性

作用。这项任务不仅使西方学者可以学习费孝通的分析方法，同时也可以

澄清中国学者对费孝通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的误读，因为他们只注重于费

孝通对中西方社会比较的中国那一半，从而无法了解他的著作的理论深

度。本文对费孝通的对比加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es), 以纠正韦伯对中国社

会的错误分析。

关键词：关键词：费孝通，马克斯·韦伯，统治 / 支配权，合法性，孝，差序格局，

团体格局

费孝通是中国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那些致力于研究中

国社会的学者认为费的著作为构建一门研究中国社会、以中国为中心的社

会学学科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时值费孝通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我以为我们应当反思为何费的著作在美国及欧洲地区的影响力不大之原因

何在。或许答案显而易见：他的著作绝大多数由汉语著成且内容大部分都

关乎中国社会，因此其观点未能在欧美地区广泛传播。这当然可算作部分

1 本文是为纪念费孝通教授诞辰 100 周年于 2010 年 12 月 5 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

的题为 “ 理解中国，与中国人沟通 ” 的国际大会而作。本文发表在《全球中国比较研

究 》( 中 文 版 ) 2016 年 第 1 期； 英 文 版 见 Journal of China in Glob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CGCP), Vol.1, 2015。本文再次发表于《社科汉语研究》2022 年第 1 期，旨

在作为中高级阅读部分的两篇文章的参考文献，请读者结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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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但是以外语写作来描述异域的福柯、哈贝马斯或是布迪厄却能够

在美国赢得大量忠诚的读者。如若深究，会得到更为复杂的原因，正如我

即将在后文作出的诠释，我认为这与费的写作风格和作品内容有关，并且

这二者作为屏障或多或少遮住了费孝通理论著述中具有开创性的方方面

面。毫无疑问，费的著作是值得西方读者更为深入得去阅读与理解的，原

因不仅在于费孝通对于中国社会之本质的深入洞见，更在于他对于中西方

社会的理性类型的对比 (ideal-typical contrast) 为重新理解西方社会指明了

一条路径。

本 文 意 图 对 费 孝 通 的 核 心 著 作《 乡 土 中 国 》 中 提 出 的 中 西 方 社

会之对比做出进一步的详实的阐释。在我和王政的译本中，我们把费

的中西方之对比 ( 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 ) 译为是 “ 组织性的关联模式

(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 和 “ 差异性的关联模式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我将进一步阐释其中区别以及它与中西方社会的社会学理

论之间的关联。这项任务实属重要，原因不仅在于为西方学者分析费孝通

著作提供帮助，也为那些误读了费孝通著作的中国学者提供新的视角，因

为这些中国学者仅仅着眼于费孝通关于中西对比的中国这方面的知识，从

而导致无法理解他的著作中理论的深刻性。

背景背景

在我开始讨论之前，请允许我先简单地介绍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

的背景情况。这本书写于二战结束后的数年间，曾在《世纪评论》刊物中

按章节次序发表，这一刊物在当时深受学界人士欢迎，直至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费的《乡土中国》及其姊妹作《乡土重建》的目的在于告知中国

读者如下道理：中国社会所依赖的制度基础与西方社会大不相同，因此中

国的改革者需要认识到这些差异并以此为鉴。

《乡土中国》一书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该书篇幅短小，好像没有太

强烈的学术性。其主题浅显 , 但是表述雅致。在读者尚无深入了解这本书

的主旨时，他们是无法认识到费孝通对中西方社会的独到见解和深入洞

察。大多数著名的欧洲社会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是

因为他们在著作中明确地呈现出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迫使读者通过艰难地

游历其篇章作出答案。然而费孝通却有意地遮掩其智慧，谦虚谨慎地对待

自己的学术造诣，渐渐地引领着读者跟随他的思路，似是行走于一条由一

桩桩轶事铺成的中国社会之旅。以至于中国读者误以为书中并无真正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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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只不过是一系列对中国乡土社会观察、或者中国传统社会抑或费孝通

著述年代的中国社会运作的描述而已。读者从未真正明白费孝通所言为何

意，我想这其中的 “ 模凌两可 ” 是费的有意而为之。他试图让那些受过良

好教育又态度冷漠的城市读者认识到他们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有着

明显的中国式思维和行为方式，因为他们也都是 “ 来自乡土 ”。

费孝通使用的两个简单的类比费孝通使用的两个简单的类比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最理论化的著作，然而理论在书中却被巧妙地

隐匿了起来，以至于大多数读者无法认识到费孝通为建立研究中国社会的

社会学学科所作的贡献的意义。该书以之为基础的核心对比概念直到第四

章才出现，在随后的章节里，费孝通通过不同的制度领域的研究来深入说

明该对比。在简短精炼的章节里，费孝通覆盖了人际关系、亲属制度、性

别关系、合法统治权、权力结构、社会和地域流动性以及日常生活的现象

学。但是他的分析过于简短且没有传统学术著作的任何特征，以至于读者

很难理解他的思想的理论化过程。也许，这是这种按章节分次出版致使所

有的章节看似无所关连，而实际上并不然。

多数读者都能理解书中就中西方社会所做的两个类比：即将石头投入

池塘的波纹和码放在田里一把把稻草堆分别代表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比喻。

书中的核心即中西方社会之对比就是围绕着上述两个类比一点点展开的。

似乎一切读起来都那么浅显易懂，甚至无关紧要。然而，当我于 1984 年第

一次阅读《乡土中国》时，恰好在研究一个问题：尝试着去理解并描述中

国 “ 孝 ” 的理念与古罗马 “ 家父权 ”(patria potestas) 制度的差异。很多西方

学者曾经用 “ 孝 ” 的理念与 “ 家父权 ” 制度这组对照概念来说明传统中国与

罗马社会的相似之处。1 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斯·韦伯，这位被视为三大社

会学之父之一的德国社会科学家。正如我在下文会进一步阐述的，韦伯将

“ 孝 ” 与罗马法中规定家户内至高无上的父权联系在一起，早前我便意识到

韦伯在将这组对照同化的过程中犯了一个严肃的类型学上的失误 (Hamilton, 
1985)，但是当我在阅读《乡土中国》时，我立即意识到可以从书中找到一

种新的方式，一种来自中国的方式来表述二者的差异。我也知道没有人曾

经翻译过这本书，我需要亲自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从直觉上意识到费孝

通研究的正是这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意识到他的贡献之重要性。

1 见 Hamilton (1984) 与其他学者关于使用这两个概念分别对等于中国古代西方社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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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两个类比的社会学意义费孝通的两个类比的社会学意义

费孝通于 1947 年试图通过《乡土中国》这本书来告知中国读者：中

西方社会差异较大，且这并非表面现象，而是深入骨髓直抵这两个社

会 最 核 心 意 义 的 范 式 (core meaning patterns)， 即 德 国 社 会 学 家 称 之 为

Weltanschauungen，或英文的 “a world view ( 世界观 )”。费孝通自创了一

个关于中国社会组织架构的种理想类型的概念 “ 差序格局 ”，来描述中国

人的世界观。其含义在于，中国人通过不平等的，等级排列的二元社会关

系将他们的社会范式化。费孝通用池塘里从内向外辐射的波纹作为类比来

进一步解释 “ 差序格局 ”，距离石子的中心点越近，其影响越大于他们从

撞击点越走越远的波纹。

波纹意指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是在他 / 她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

点。1 与你最亲近的关系即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取决于各 
自的角色，每个人都有义务遵从地位高的人。每一对二元角色关系都是不

同的，且意味着每个人服从的行为是有差异的。当从核心家庭关系向外扩

展至邻居、同学、同乡、同事，这些角色也将带来不同的责任义务关系。

对于居低位者来说，在亲近关系圈内，从原则上说，服从是规范也是义

务；但在较远的关系圈内，从理论上说，有余地去选择是否服从。其结果

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亲友关系网络，把每个人都连接在一个互为义务

的网络中。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生活在这社会世界中，这种世界观影响着

他们的一生。

费孝通把与中国的 “ 差序格局 ” 相对的西方社会的世界观的称为 “ 团

体格局 ”。他认为西方社会更像是一个由一根根的稻草堆成的干草堆。每

一根稻草是与他人不同且平等的。一根根稻草组成了一束束干草捆，干草

捆聚堆成大的干草捆，所有的干草捆放在一起便成了干草堆。通过这个类

比，费孝通意图说明西方社会中的个体是独立且平等的，他们从属于具有

明晰界限的组织，个体通过组织可以在权利与义务上获得自我感。组织，

如社团或办公室，这些小组织融入较大的组织，如城市或公司，这些较大

的组织融入更大的单位，如州或省，如此下去直至一切无所不包单位，即

1 在本次费孝通纪念大会的论文选集中，阎云翔 (2004 年 ) 在他的文章的脚注之 2，提到费

孝通在这里使用了 “ 他 ”。我们在翻译是加上了 “ 他或她 ”。这个修改不带政治意义，纯

粹是为了理论的严谨。意识是费本人于 1947 年用英文写作，他也会用 “ 他 ”，我相信这

个 “ 他 ” 包括了男性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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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所定义的民族国家。在每一个层次的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受到制

约，权利与义务受到组织层次的限制，只要不侵犯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

他们有自由去做自己想做之事。

尽管他可以用其他的类比来对比中西方的世界观，费孝通选择这二者

来阐述他的主旨并非偶然。事实上这种类比所描述的意象在中西方社会里

非常普遍。我不会对它们的反复出现加以归类，但是我仅仅指出这些意象

在各自社会里确实意味着什么，而费孝通试图去理解它们的真义。

水圈中的层层波纹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比如精雕细

琢的一个套一个的象牙球。这种层层嵌套的雕琢方式有其哲学含义，它暗

示了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最里最深的领域是家庭，最外侧的是天下，二

者都在天之下。这种含义我们从早期中国的地图中可以更清晰的看出。图

一是中国十五世纪的地图，中国的位置在图纸的正中心，其他国家围绕其

外侧，有些距离远有些距离近。这是一张反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对已知

世界的描绘，能从中窥见 “ 中国的朝贡体系 ”，一个圈在一个圈之内。这

张地图绝对无法为你从一国到他国导航，但是你能通过这张地图去看各国

之间的关系，如韩国距离天朝很近，其他国家便很远。

图一：十五世纪的中国地图，显示中国的朝贡关系图一：十五世纪的中国地图，显示中国的朝贡关系

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我与一位同事合作发表了一篇论

文，题目叫做《圆桌》，文中我们探讨了台湾商人名副其实地利用圆桌的

思想来组织他们的商业交易。多数台湾公司是家族企业。所有人即 “ 老

板 ” 以及 “ 老板娘 ”，他们组成了内核；向外一圈即 “ 班底 ”，是公司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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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集团，由一小部分对老板忠心耿耿的雇员组成，班底也许会也许不会包

括老板的儿子；再外一圈是其他一些雇员，他们的地位正如大家庭里的其

他成员；在公司所组成的圈子之外，是与该公司合作的其他公司，即 “ 卫

星工厂 ”。一年四季，老板与老板娘与亲近雇员几乎每天围着圆桌吃午餐。

有时在特殊场合，他们召集全体职工聚叙。到了年末，公司会举办一年一

度的 “ 尾牙宴 ”，圈子的结构是由一圈一圈围着的圆桌为宴会刻意安排的。

尾牙宴中受邀的不仅仅是公司的班底和雇员，还包括承包商及其雇员们。

宴会中的每个人的位置是综合考量其等级制度以及水平距离的，正如阎云

翔 (2004 年 ) 在他的文章中注意到的，我在后面将继续讨论。

现在让我们看看费孝通使用的西方社会构成的意象：根根稻草成束再

成捆，最后成了草堆。这种意象在西方社会是普遍存在的，从描绘各种现

代组织的权力结构的简单图表中便显而易见。甚至在更早之前，早在这种

描绘现代组织的方式流行之前，相同的组织意象也很普遍。图二便展示了

这种意象的含意。这是一幅拉斐尔创作的壁画，简称 “ 争议 ”(Disputa)，是

在梵蒂冈教皇私人书房里发现的。这幅画的创作与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

堂同期，都是在 1509 年。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出十六世纪早期基督教

界的等级制度：上帝端坐在最顶端手握着地球，周围环绕着天主，上帝看

着我们，统领世界；基督在第二层的最中间，两侧是圣母玛利亚和施洗者

约翰，周围环绕着先知和不同学科的人；位于最底层的是教皇、皇帝、红

衣主教和其他世俗权威。他们争论话题是圣礼的意义。

图二图图二图 2：拉斐尔关于圣礼的纷争：拉斐尔关于圣礼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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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壁画和那张描绘权力结构的线块图里，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屈

从于处于最高的权威 ( 或上帝 )，其权威超越了组织本身。1 图中掌握权威的 
人 ( 或神 ) 的位置从中心向外辐射，更重要的是，权力被疏导到一个外显

的结构中去，因此，居低位者作为代理之权威凌驾于总体组织的某些方面

上，并且每一个相对的下属都具有某些特定的权利与责任。这种权力线状

结构赋予处于某单元内部的人以指令他人的合法权力 ( 如权利 )，从而来完

成单元 ( 如块块 ) 内的责任。

重新概念化费孝通的两个类比重新概念化费孝通的两个类比

让我们用一种更社会学的方式重构这些意象。考虑到代表中西社会的

这些意象，我们需要认识到费孝通为描绘中西世界观所做的不懈努力。好

比阎云翔 (2004 年 ) 指出的，许多研究费孝通思想的批评家往往误读了费

孝通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把 “ 差序格局 ” 这一核心仅仅当做描述社会关系

横向网络的概念。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第四章里清楚地阐述：差

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分别指是中、西方社会基本基本的秩序。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费孝通的这组中西对比是理想类型。在《乡土中

国》英译本 (Fei 1992) 的序言里，我们讨论了费孝通方法论的逻辑，以及

他是如何紧密地沿袭了马克斯·韦伯创建的理想类型的逻辑。费孝通在

1986 年《乡土中国》的再版前言里（第 II-III 页）指出：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人事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

用 ideal types 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 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

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

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知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

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

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

因此，清晰可见的是 “ 差序格局 ” 和 “ 团体格局 ” 并不是极端的对立

概念。事实上，它们毫不相关，每一个都得自于对相应社会的分析，每一

个概念都是为了分析更具体的情境而综合归纳出该社会的普遍特性，以便

分析更具体的术语。这些概念是起点而非分析的最终成果，以及对于理想

类型的检验看它是否有助于具体的分析。

1 在西方语境中的壁画及其含义的进一步讨论，见 Hamilton 2006: Chapte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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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两个理想类型建构于同一观点，每一个理想型代表着一个规

范化的观点，即个体置于社会。在此，我要强调 “ 规范化 ”。从自我在社

会的观点出发，西方社会里的个体面临的是被当做理所当然的组织景观，

正如水中鱼，除了水，个体感受不到其他。这种景观是规范化的，因为生

活在组织的框架下，好像应该应该这样生活，它告诉个体他们应该应该如何去感

受，他们是否在任何特定的时刻确切地以这种方式去生活或感受。

这种规范性框架是一种社会学景观，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

当儿童渐渐成长，他们不断被社会化，逐渐认识到这种组织框架的真实性

与合法性，并且学习如何去驾驭他们的社交世界；其次，纵观生命历程，

每个人需要不断作出决定来掌控社交景观以从中获利。组织景观充满着

“ 做什么 ” 和 “ 不做什么 ” 的行为准则，所以每个人可以在脑海中描绘出一

幅可以实现目标的人生图景；第三，该组织景观被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认可，

一直以来被用来诠释他人与自我的行为，他人之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契合规

范框架为我们评判他人提供依据；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人能够

完全达到社会标准框架下的要求。实际上，社会规则不断地与其他社会规

则发生冲突。家庭规则与工作规则往往产生矛盾，甚至在家庭内部，对某

一角色的服从可能与对另一角色的服从产生冲突。规范的社会图景充满了

重叠与矛盾之处，因此每一个人都无数次的冲犯了他们社会中这样或那样

的社会规则。此外，人人皆知，任何时候都完全遵守社会规则是一件不可

能办到的事情，也因此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产生了一种社会性的借口词汇，

为那些在一个社会景观的某个位置中不能完成义务与责任的人提供解释。

费孝通的远见即在于他提出的理想类型在规范性层面展示了中西方社

会里个体生存的差异。“ 差序格局 ” 和 “ 团体格局 ” 都包括了等级秩序和

横向的元素，但是两者的鲜明对比在于各自社会的秩序，这两种秩序是截

然不同的。由于各自社会中的组织框架以不同的方式创造出他们各自的社

会存在，因此中西方社会完全展示出两种不同的样态。

《乡土中国》一书中既有费孝通的理论陈述，也包含了他对于中西社

会本质与差异的洞见。由于种种原因，费孝通无法在后期著作中继续阐释

这种对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六十余年后社会学家的研究不去延伸费孝通

所开启的理论。我认为扩伸费孝通思想、让其著作在西方更被了解的办法

就是用他的理想类型来纠正马克斯 ∙ 韦伯对中国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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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费孝通的理论纠正韦伯对中国的分析用费孝通的理论纠正韦伯对中国的分析

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里 , 马克斯 ∙ 韦伯的重大课题并贯穿于他所有的

著作 , 主要是对西方社会在 19 世纪及 20 世纪初快速发展而其他地区却坚

守传统的生活方式渐渐落后之原因提出科学的解释。最主要然而绝非唯

一的原因便是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了解决这个历史性的问

题 , 韦伯建立了一种由西方历史经验为中心创造的理想类型的方法。正

如我在其他地方讨论的那样 (Hamilton, 1984, 1989)，这种方法引导韦伯建

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概念。印证韦伯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最为典型

的例子便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在《经济与社会》的早期版本以及

在他最初把中国放在文明的比较分析框架中 , 韦伯认为中国社会的宗族

制 (patriarchalism) 与古代地中海盆地的父权制属同一类型的社会现象。除

此之外 , 从经验研究上看 , 韦伯相信中国的宗族制比古代西方的更为极端 
(1951: 第 243 页 )。他进一步争辩 , 西方的基督教 ( 尤其是在宗教改革后 )
成为一种转型的力量 , 为社会带来变革的动力 , 与西方不同的是 , 中国社

会无法挣脱 “ 氏族的羁绊 ”(1951: 第 237 页 ), 儒教和道教均无法摆脱父权 
(patriarchy) 的桎梏从而无法为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铺垫一条转型的道路。

韦伯的核心论点即以 “ 父权 ”(patria potestas) 和 “ 孝 ” 这对概念为中心

把古代地中海社会与中国社会的父权体制等同化。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这

位罗马法律和古代地中海文化的专家所著的关于古罗马法律的论文以及后

来的《古文明的农业社会学》(1976 年 ) 一书中。他深刻地思考了地中海盆

地的权威模式并意识到宗法制和世袭制的各种组合 ( 即宗法制度逻辑从家

户向外延到政治、经济领域 ) 是该地区权威的体现形式。然后，韦伯认为，

父权主义在罗马社会的体现达到了极致：它被编纂成一部内容详实且以家

父权为核心教条的法律。(1976, pp. 274-292) 罗马法在法律的形式上承认了

父权权威的三方面：作为一家之主对于继承者 ( 即子嗣 ) 的至高无上的权

威；作为一家之主对于妻子与儿媳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作为一家之主对于

家产包括奴隶在内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罗马法中，作为信条的家父权使

得家户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管辖单位，并使得一家之主 ( 即家长 ) 成为这个

管辖单位内独一无二的个体来合法的执行他的意志。

在韦伯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增加了比较的维度，

以便概括出一套独立的、与众不同的文明特征，从而为西方按照既有的方

式继续发展提供合理性。韦伯最先采纳的比较的案例是中国，一种与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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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的欧洲相去甚远的文明。通过那些他能够接触得到的二次文献，韦伯

很快就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社会的 “ 孝 ”( 通常以为英文的 filial piety) 等
同于古地中海文明的 “ 家父权 ”( 拉丁语 patria potestas) 之概念 1。

在 “ 家父权 ” 制度下，一家之主拥有不可僭越至高无上之地位，直

至生命尽头。这种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有其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宗教的

根源 ( 贵族家庭的延续，依据亲族与家户之关系而建立的军事联盟以及

父亲同时具有扮演家庭牧师之角色的现象 )。“ 家父权 ” 制度在经济条件

最为多变的时期存留了下来，直至最终在帝国下它的力量被削弱，甚至

权力下移至子嗣。在中国，“ 孝 ” 之道将家长的无上地位延续下来，通过

“ 责任 ” 之概念进而由国家和官僚地位的儒家伦理将其演绎到了极致，这

也是政治驯化的部分原因所在。(Weber 1978: 第 377 页 )

韦伯数次在他的著作中提到 “ 孝 ” 与 “ 家父权 ” 这两个概念。每次都

得出相同的结论：“ 孝 ” 不仅在立法原则上与古代西方的 “ 家父权 ” 等同，

而且也在经验构造 (empirical configuration) 上也与之等同。问题是，这样

的定性是不准确的。费孝通提出的两种理想类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 家父

权 ” 与 “ 孝 ” 的逻辑结构，表明无论从类型学，还是经验构造的角度来看，

这二者并非相同的概念，尽管二者在历史上有其关联性。

从一方面来看，“ 家父权 ” 制度可被视作 “ 立法原则 ” 的象征，赋予人

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践行活动的权力，这个原则即同于费孝通提出的 “ 团体

格局 ” 之概念。从另一方面来看，“ 孝道 ” 规定人在角色安排下所必须履

行的义务与责任，这个原则即同于费孝通提出的 “ 差序格局 ” 之概念。前

者强调的是权力而后者强调的则是人在某位置上的服从性。乍眼看上去，

此二者似乎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即一人的权力体现于他人之义务的

履行。这显然是韦伯得出的结论。但是，通过费孝通的视角，我们可辨识

出 “ 孝 ” 与 “ 家父权 ” 是完全不同的现象。

迈向合法的司法权统治的中西方体系的理论迈向合法的司法权统治的中西方体系的理论

在理论术语上 , 这两个概念在个人与位置的描述上均有不同。作为一

个立法原则，“ 家父权 ”(patria potestas [ 拉丁 ] paterfamilias [ 英文 ]) 界定

1 这段话源自韦伯的《经济与社会》(1978) 一书。他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1951 年 ) 一书中他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比在这里的结论至少早五年。见施鲁赫特 
(Schluchter) 著作 (1989) 关于韦伯的各种版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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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权限范围，并把权力行使者 (agent) 界定为有权利使用个人权力的人 1。作

为一家之主的家长，有权将他的意愿强加在其他家庭成员身上。从种种对

权威特征的描述来看，一家之长的个人权力得到绝对认同。从宗教术语上

讲，正如韦伯和他人所注意到的，一个人凭借其超绝能力或达到更高真理

层次，亦即居高临下的层面，而获得个人私权。在古代社会，家长扮演着

祭司 , 其自身的神祇地位是可以传承的（韦伯称之为僧侣统治、神权政治

或君主统治等），与众多的神祇一起辅佐帝国的统治，其神权也表现为不

同的形式 (Weber 1978: 1159)。这个意象的表述清晰地体现在拉斐尔的绘画

里，如图 2 所示。

最初，父权的意象与父权的合法性融为一体，它贯穿于西方历史，甚

至影响至今。在一篇颇有洞见的文章中，罗伯特·贝拉比较了基督教和儒

教文化语境中的父子关系。他指出：在基督教文化中，父子关系的形象

“ 首先从基督教上帝的观念衍生出来，随后整个象征性结构围绕此展开。

在此意象中，权威来自上帝 —“ 坚定不移的原动力 ” 和万事万物变化的终

极原因。这一意象不具有生物学的意义 (Bellah 1970，第 82 页 )。贝拉写

道：“ 基督教对政治和家庭权威的态度 ” 是 ‘ 基于权威派生性的前提的 ’， 
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父子关系之观念，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 “ 父母与

君王当受尊崇。” (1970, 第 92 页 )。
伴随着该意象，权力被描画成一种积极的力量，是来自超人意志的力

量，此超人行使其意志的权利和合法性来自更高的权威，比如上帝或自然

法则或民众的意愿。贝拉说：“ 在西方，从摩西启示开始，每一种社会关

系的具体范式从原则上看均起源于终极性论 …… 在西方，唯有上帝是最

终行使权力者。” (1970, 第 92 页 ) 在超神的感召下，民众，而不是其地位

或角色，成为了西方意象的焦点。救赎、自由、理性和契约都成了人们借

以行使意愿的概念。就像稻草堆里的稻草，处于组织机构内的每个人都可

以使用相同的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词汇来使其行为合法化。

统治 ( 支配权 domination) 被看成是授权者的意志行为，那么，从逻辑

上讲，需要在权限内合法行使个人权力，在权限之外就是非法的，因为这

1 韦伯反复强调从传统权威传承下来的个人权力。就此议题，韦伯最精辟的分析在其关于 
“ 纯粹型 ” 的传统权威的讨论中 (1978, 第 227 页 ) 。这个讨论尤为重要，因为它奠定了韦

伯的传统权威类型的理论基础。此中，韦伯对被他称为 “ 双层空间 ” 的传统权威进行了

界定。一方面，这种传统权威将行为与某种 “ 具体传统 ” 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将行为

与 “ 不受任何规定约束 ” 的主宰者个人的特权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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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权力会与他人的特权发生冲突。在西方，多数争夺权威的冲突事实上都

是关于权限的冲突。比如，家长制在西方之所以衰落，并非因为家长们完

全失去其权威，而是因为他们的权限范围缩小了，与其他合法权利拥有者

相比，他们在权限范围内的权利减少了。在家庭以外，西方的统治者宣称

其司法权限高于一切臣民，包括父权制下的家庭成员。在家庭之内，新教

允许孩子和妻子要求他们自身的权利，可以违背世俗界家长的意志，以支

持天界之父。‘ 在上天关照我们的天父 ’ 赋予人们坚持有原则的违抗立场，

这个立场能够持续地支持西方司法权的基础，即使该立场直接挑战了司法

本身的界限。    

作为合法角色中国权威作为合法角色中国权威

在用线条与方块的方式简明地标明权力结构的图示里，“ 父权制 ” 象

征拥有权力者所处的地位。与之相反，“ 孝 ” 体现的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人

必须顺从地履行相应的义务。正如从中心处向外扩散的层层波纹（伦）, 
“ 孝 ” 限定了一系列二人互动关系以及在此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之人所需

履行的义务角色。儿子在与父母的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需履行相应的责任

与义务，他本身的意愿与生活中的处境甚至是他父母的存殁都无法改变这

一事实。履行角色所分配的义务不受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无人能逃脱履行

义务的必要性，甚至是中国的皇帝，作为天子，从原则上来说，他需要履

行这个角色所带来的相应的义务，这也包括他作为其父母、之子所应尽的

责任。

《孝经》是一本诠释 “ 孝道 ” 的经典之作 1。相传《孝经》著于汉代早

期，是一本汇集了格言警句、共十八章、总计 2000 余字的小册子。汉字

“ 孝 ” 本意为敬顺父母，但是在《孝经》一书中，它的意义得到延伸与提

升，“ 孝 ” 意味着服从角色的普遍法则。万事万物，芸芸众生无一例外都

有各自的角色去履行，否则，世界将毫无秩序。书中的第一章陈清了总前

提：“ 孝是美德的基础与文明的根基 ”，尽管 “ 孝之概念源自于对父母的

敬顺 ”，然而它延伸到涵盖世间万事万物。统治者作为天子，有其孝之道 
( 第二章 )；贵族阶层有其孝之道 ( 第三章 ) ；为官者有其孝之道 ( 第四章 ) 
；直至平民百姓均有其孝之道 ( 第六章 ) 。

书中关于 “ 孝道 ” 的意象十分明确。世人有其各自的角色需要完成，

1 在以下的段落中，我用的是 Mary Lelia Makra 翻译的《孝经》 Xiaojing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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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物也尽是如此。天与地要完成份内的责任，行于其间的世人亦应如

此 ( 第七章 )。履行角色带来的相应义务是万物的秩序所在，只有各尽其职

才能使世间免于灾祸 ( 第十一章 )。角色在本质上是二元的，每一对事物都

可以找到低顺从于高的表达方式。居高位者通过完成他的义务建立一种良

性示范进而支配居低位者。父亲亦需对他的父亲尽孝；皇帝上对天地尽忠

下对父母尽孝，通过这种典范行为的建立来统治帝国。角色是事物之秩序

的内在组成部分，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是世间其他事物相处之道。受制

于角色既是规范的原则又是规定的义务，居低位者应当始终感受到这一原

则并以之为然。这些原则与义务的存在与究竟是谁占据高位无关。

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孝的真意在于居低位者服从其自身的角色，而不

是顺从居高位者的命令。这一点在《孝经》在第十五章中有清晰的阐述：

主人的弟子问：“ 倘若儿子完全听命于父亲的指令毫无半点反叛，这

是否可以称为孝？ ” 主人答曰：“ 何出此言？…… 若事关道德是非，儿

子则需站出来警示其父，正如臣子在是非面前需明辨黑白，力谏君主以

免其落得不仁不义之境地。总而言之，事关道德是非之事，需要有正义

之力量辅而纠正。你如何能以为孝仅仅意味着完全遵命于父之令？ ”

在关于 “ 孝 ” 的讨论中，无论是在《孝经》一书中，或是任何其他中

华文明的经典著作中，都看不到为个人权力提供合理依据的解释。事实

上，相反的主题却屡见不鲜。人性是由角色的精心培育以及在履行角色的

中发掘个人的特质造就的。这是儒家思想的本质主题。在西方 “ 家父权 ”
制度中，强调的是个人而非角色；而在中国 “ 孝道 ” 体系中，称道的是处

于角色之中的个人。在 “ 孝 ” 体系中，人需要严格地否定自身的个人欲望、

唯我独尊甚至个人的魔法和魅力 (charisma)，这与西方社会强调的这种精

神从而创立司法制度大相径庭。

“ 孝 ” 体系与 “ 家父权 ” 制度最本质的区别体现在罗伯特·贝拉的比

较研究中。贝拉认为，尽管直至现代社会，中西方的父权制与继嗣制看似

相近，但中国社会中的父子关系意象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完全不同。“ 当儒

家思想应用于政治与家庭权威领域，在儒家思想的象征系统里我违背父命

可能是有道理的。” (Bellah 1970:84 页 ) 中国人没有 “ 上帝，在天之父 ” 的

概念，没有超验层次，在那里可以发现一个更大的现实并使世俗的权力合

法化。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一种内在的理由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支持。

中国人的宇宙观描绘了世间万物的内在本质：天、地、人是构成整体

的三个完全不同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各自的本质与角色，自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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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共同维持着整体的稳定。李约瑟将中国人的宇宙观描述成 “ 没有神指

引的意志有序的和谐，犹如自发而有序的舞步 …… 没有人受制于法律也

没有人受到他人在后面的推搡，而是在一种自发的意志和谐中有序的协

作。”(Needham 1956:287 页 ) 李约瑟还就此将中西方做了对比，他认为西

方盛行的是 “ 意志的相互冲撞 ”，即如 “ 无数个台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

个球体的滚动源于另一个球体的碰撞 ”，这一切受制于上帝，那是不为所

动的原动力 (Needham 1956, 第 287 页 )。
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原则上说，没有命令，只有顺从的存在。正如

《易经》所言，“ 上帝无需给四季施令，然后四季交替从未改变；因此我

们从未见到圣人给凡人施令，然后凡人却自发的遵从他的意愿 ” (Needham 
1956:561-562 页 )。居高位者通过履行他们自己的义务使他们的特权合法

化，即让居低位者向他们尽义务，如此便使整体的运转正常化、合理化。

正如贝拉得出的结论：儒家思想里 “ 这种低对高的顺从归根结底并非指向

个人，而是指向具有永恒效力的人际关系模式。” (Bellah 1970: 84 页 )

一些支持这一理论的实证证据一些支持这一理论的实证证据

“ 家父权 ” 制度与 “ 孝 ” 体系分别代表合法统治的非常不同的原则，

我将通过费孝通的评论来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它们不仅在理论层面上

有区别，在经验研究上也有区别。换句话说，如果理论正确且类比是有效

的，那么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检验二者之间的差异。为了表明他的理论的合

理性化，费孝通从《乡土中国》的第五章开始，向我们阐述这些类比是如

何应用于真实的生活中。类似于此，我在早期的著作 (1980 和 1990 年 ) 中
在中西方之间提供了三组经验研究上的对比。在每一组对比中，我选取西

方父权制与继嗣制中的制度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与中国作对比。进而发

现，中国与之对应的制度化领域通过 “ 孝 ” 来解释更好。

第一组从时间维度来对比分析西方 “ 家父权 ” 制度与中国的 “ 孝 ” 体

系 (1990:85-88)。韦伯与一些其他学者认为父权制是盛行于古代地中海盆地

的合法的统治原则，随着时间的推进，该制度的影响力逐渐弱化。一个有

意思的问题是，一家之主具有对妻子和孩子惩罚的权力，所依据的法律原 
则叫做 “ 生杀权 ” (ius vitae necisque)，至于这项权利在多大程度上被行使

还有待讨论。毫无疑问的是一家之主具备 “ 生杀权 ” 是受到承认的，直至

罗马时代，该权利才被撤销，因为罗马统治者夺去了这些权利并否认非统

治者具备这些权利 (Thompson 2006 年 )。如果我们用生杀权作为衡量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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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权力，我们争辩一家之主 / 族长在古代的权威较之于后期更大 1。更

进一步说，我们可以将生杀权的废止看作是一场关于家族内部掌握生死大

事之人选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在公元四世纪晚期，罗马皇帝宣称他们具有

高于一切的地位并具备生杀权。从那以后，一家之主的权力开始受制于皇

族的世袭统治与封建贵族制度。到了早期现代，西方的父权制的影响力已

经弱化到核心家庭内丈夫对妻、子的某些特定合法权力上。

在中国，父亲同样具有惩戒孩子甚至致死的权利，但是与西方相比，

时间轴是倒过来的。根据瞿同祖的研究，从最早期至唐 ( 公元 618-906
年 )、宋 ( 公元 960-1279 年 ) 代，无论因何故杀妻弑子都是受严令禁止的 
(Qu  1961，第 19 页 )。但在到了最后的两代王朝，即明 (1368-1644)、清 
(1644-1911) 两代，父母若因子女不忠不孝而杀之并不会遭受惩罚。在这

明清两代，不忠不孝的行为在法典中被明确列出并且极大地加强了父亲对

妻、子的权威。到了明代，从唐代沿袭下来的法典变得更为严苛，赋予了

父母在地方司法场所请求判处子女甚至是死刑。瞿同祖认为 “ 政府仅仅作

为一个机构指定法律法规并确保一切都正常履行。”(Qu 1961:27 页 )
如何解释父亲与丈夫由于不忠不孝之原因惩罚妻、子的权力日渐增长

这种现象呢？没有证据显示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弱小无力，因为事实却恰

恰相反 ( 如 Spence 1975)。值得考虑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孝 ”
道变得越来越合理化，主要的角色 ( 即三纲五伦）越来越典型化且在明清

两代里得到加强。

“ 孝 ” 的合理化进程即发生在儒家思想重新解读与再加强的结合过程

中，使其作为官方教条为中国的帝国统治提供合法依据。这一过程被称为

“ 新儒学 ”，始于宋朝，持续到清代末期并产生了许多变体。新儒学将重点

放在了三纲五伦上面，孝的新意变为一种美德稳定了整个帝国。在下面的

两组对比中为这个解释提供了素材。

第二组对比着眼于家户的架构 (1990:88-92)。“ 家父权 ” 指的是一家之

主对于家户方方面面之权威，包括奴隶。在地中海区域，拥有奴隶并且把

他们当作家庭财产是很正常的现象。正如韦伯所说，古代的家户 (oikos)，
即延伸的父系领域，是该区域当时最基本的经济、政治单位 (1976 年 )，好

比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所描述过的。韦伯在地中海区域做

了仔细的比较，认为家户是一个 “ 强烈地受到传统束缚的统治结构 ... 庄园

1 正如《圣经》里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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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入领主庄园得依赖关系，不能单方面解决 ”(Weber 1978:1012 页 )。家

户房地产集中于一家之主掌管，赋予其权力来统治其财产以及依附者。在

罗马法中，“ 家父权 ” 制度的核心是家长控制以及维系家户的能力。尽管

后期遭到削弱，这种权力在西方持续到近代，直到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

才结束。

然而在中国，家族资产，包括奴隶和依附于土地的农民，这在早期封

建王朝中较为常见，至明清时期已不多见。尽管家父之于妻与子之上的权

威在后期封建中国有所加强，这种权威并没有扩展到核心家庭成员之外。

在中国奴隶制度自古代到唐朝很盛行；大农庄、雇佣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在

宋代很常见；但是到了明朝，亲子关系得到更为严格的定义，一家之主失

去了将这种权力延伸到直系亲属圈外的能力。另外，农民变得更为自由，

那些缴纳佃租的有权在土地上耕种，从事于市场交易的人都独立于地主

(Rowe 1985, Eastman 1988)。
显然，中国的家户架构与父亲是否具有惩戒子女的权利无关，这在西

方是大不相同的。西欧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一切预言不能简单地套用于中

国。这种偏差意味着在中国，统治的本质与西方相比在更小的程度上个人

化、任意化，而是更固定在角色的履行中的理性行为 1。

第三组对比大概算是最具有说服力的 (1989 年 )。既然统治的合法性原

则在中国并不是基于某人在司法领域内的个人权力行使的能力，那么中西

方的世袭统治的结构就有所不同。中国的世袭统治基于 “ 孝 ” 的理念与角

色服从。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将西方国家 ( 包括家产制国家 ) 的组织情况

概括为如下三点特征：首先，合法权力的最中心概念，是把权力集中在有

权施加命令的人身上；其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机构，建立起一

条命令传递链，使得掌权者下达的命令能够在链条内自上而下得传递；第

三，掌权者的命令仅在合法的司法管辖范围内有效力，一旦超出范围，命

令无效。以上三点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韦伯对统治这一概念的系统分

析，正如他明确表述在《作为职业的政治》一文中 (1946 年 )。此外，上述

这些也与费孝通提出的 “ 团体格局 ” 概念吻合。

我曾经争辩中国帝国时代晚期的国家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

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的政治组织并非象行政机构那样运作的，而

1 奇怪的是，在西方的发展趋势也是个人化和武断变得越来越少，个体行为理性化更为固

定了。不同的是，在西方，理性的合法性周围着法律，而不是角色。



《社科汉语研究》第1期 Journal of Chinese for Social Science  Vol.1, 202220

是依靠身份等级制度，即组织内部通过身份等级分配角色，这些角色相互

独立并不受到明确的命令结构影响。1 我们可以把这个组织想象成精雕细

琢的象牙球，相互独立的球一个套着一个；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中国式的嵌

套盒，一个个小盒子层层嵌套，就像石子激起的层层波纹一样。中国式的

身份序列包括一个核心的身份圈，被另外一个身份圈围绕环绕着，如此往

复下去。那个象征性的中心圈由普通人构成，官员和其他政务人员处于中

间圈，皇帝和皇族世家处于身份圈的最外侧，即围绕着整个中国。正如一

句中国古谚语所说 “ 天高皇帝远 ”，皇家离普通百姓非常遥远，它远在天

边，这与 “ 天子 ” 一说相符，他在天朝里面下达天命。

处于不同身份圈的人们各司其职：普通人侍奉父母；官宦臣子上为皇

帝分忧下为家族操劳；皇帝及皇族世家的任务则是顺应天意。不同身份圈

的人之间有一条沟壑间隔彼此，随着时间的推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之间

几乎没有正式的联系。圈际间的沟通往往由中间人来联络，这些中间人被

归为 “ 外人 ” 或 “ 贱民 ”，如太监、官衙的信吏、奴隶或家仆，他们无法

在身份体系里面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 (Hamilton 1989 年 )。
在西方的政治组织里，领导者必须领导个体，个体的权力位置赋予其

权利和义务，在其司法管辖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意志的。但是在中国的政治

组织里，保持等级制的主要方式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自我修养 ( 其表

率作用 ) 和纠正他人不符合角色规范的行为方式。这个观念化融入了政府

的词汇中，如 “ 政治 ” 这两个由 “ 政 ” 和 “ 治 ” 合并的词。“ 政 ” 由两部分

组成，左边为正确或恰当的行为 , 右边为跟随。“ 治 ” 意思是治疗或治愈。

“ 政治 ” 提供了中国的统治的意象：权力跟随正确的行为，权力者为下属

做榜样。

各司其职作为一种良政的意象渗透到中国的帝国时期的统治者的日常

活动。比如，通常中国的皇帝不会颐指气使的施号命令，而是颁布皇家法

令。汪德迈对中国的皇家法令做出了分类，他认为这些至高无上的指令

“ 绝非是一部明确的制定法，而是最基本的自然法，从未为政府规范出一

套正确的行为模型 ”(Vandermeersch 1985: 13 页 )。他将西方的法律与中国

1 类似的组织秩序在西方的一个例子是大学。学生，教师，行政人员，形成个体的不同类

别；不同的规章制度应用于不同的类别，伴随着不同类型的社会荣誉。在大学内，从理

论上讲，没有统一的指挥，大学负责人没有权利直接到其他部门对个体发号施令。相反，

作为一个系统的控制，学校强制为每个部门提供不同的规章制度，原则上说， 每个部门

是通过适当的监管机构而自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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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仪式秩序 (ritual order) 做了对比 :

仪式秩序原则是以传统仪式为原型，即 “ 理 ”，万物之原则或原因。

只有遵循 “ 理 ”，世界才能和谐有序。一旦这些仪式得到认可，社会变得

和谐，每一个个体自发地做出利人利己的行为……人们被神圣仪式的权

威引导着去遵从于这些所谓 “ 仪式 ”，尤其是社会等级秩序中的居高位

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重要的法令都关乎那些仪式盛典以及那些地位

尊荣的人……。中国人将从不干涉居低位者的管理者作为典范，管理者

的行为本能地受制于与社会秩序相契合的德性。

中西社会合法统治的上述三项 “ 测试 ” 为后续的研究做了一个铺垫，

费孝通对中西方社会的比较的经验研究也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基础。然

而，这两套比较研究都指出：尽管在跨文明的比较研究会有很多困难，但

是中西方的合法统治原则存在实质的差异。进一步说，这些差异表明了一

个事实，不同社会中的合法统治原则型塑了不同的制度领域的活动的组织

方式。

结语结语

尽管篇幅有限，但是足够的经验证据显示出中西方社会的合法统治原

则的不同并且体现了不同的经验架构。如果接受本文的论点，且两者的差

异有足够经验证据支持，我们便不能够将中西方社会的政治与社会体制等

同，一些社会科学家经常犯这个错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费孝通最初的

洞见，并且将它视为合法权威形象的文明的意象。它对社会活动的常规组

织有直接、持续的影响。直至今日，对费孝通的洞见所做的后续分析还远

远不够，仍需更进一步的提炼和测试。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问出那些亟

需解答的问题：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巨变后的中国在何种程度上依然受到差

序格局的影响？同样我们也可以向西方社会提出同样的问题：经历了改革

巨变的西方社会是否还存在着古代父权制度的意象，如果存在，以何种形

式？韦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以及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的影响将会持续

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是否是一个合理的假设？我们是否可以假设韦

伯所描述的 “ 合法的理性的统治 ” 代表西方父权统治的剧烈转变，这种转

变为人类提供了平等的路径去接近神圣法律和上帝？又或者，我们不去假

设在经历了现代化的劫掠后，中国的 “ 孝 ” 制度仍有其现代表现？这些重

要的问题的提出以及答案将有益于我们深入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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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分析能够让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家在不受欧洲中心偏见的影响

下使用这些概念。不像数学，如果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简约分析法会导

致谬误的产生。即使是在同一所属的文明区域，那些看似相似的的制度都

不尽相同。粗心地使用概念会扭曲我们对活动的世界加以研究的对象；当

所谓正确的方法论蒙着伪科学的面具将概念变得晦涩难懂，社会科学家也

就无法以一种严谨的态度去理解社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找

寻的是能够在方法论上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并且在《乡土重建》一书中

告诫学者：套用西方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将带来有害的影响。当代的学者

对这个警告仍需虚心聆听并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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